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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光启较早师从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是介绍、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

动者.他会同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取得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他与

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数学著作,系统引入了欧洲的数学知识,促进

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在军事学方面,他文武兼能,既带兵保卫国防,也制造火器,成功击退后金的进攻,且著述颇丰,«徐
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多部兵书纷纷问世.

«农政全书»编辑思想浅析 

吴　平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编辑思想是书稿在出版过程中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并贯穿始终的编辑观念.
«农政全书»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发展农业为国家富强之本;突出农政,主张荒政;重视农

技,编著详实;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章有法,图文并茂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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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１５６２年(嘉靖四十一年)生于上海,我国明代末年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科学

的先驱者.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其一生“负经济才,有志用世”[１].２０岁考取秀才,３６岁中举人,

４３岁成进士,后入翰林院,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河南道

监察御史等职.６８岁时任礼部左侍郎,１６３２年(崇祯五年)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

１６３３年(崇祯六年)在其任上去世.徐光启作为有志于用世的古代读书人,乐于结交西方传教士,接
受新的科学知识,通过撰写书籍、翻译书籍,亲身参加农业试验,提供朝廷解决民怨的对策等实现经以

致用的抱负.他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虽然“及柄用,年已老”[１]甚为可惜,但他在天文、历法、
数学、测量、农学乃至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若用现代的语言来称赞的话,他是一位不可

多得的跨学科科学家① .
徐光启学问虽杂,殊途归本于“农”.他用算学之法治水治田,以天文历学适时农务,以强兵治赋、

治赋明农将农业与国防关联,在屯田、水利方面的理论总结与实务探究更是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做出

了卓越贡献.他编撰了许多与农业相关的著作,如«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
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等,特别是被称之为“农业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的编撰与出

版,既有他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实践后总结出的有价值的经验,又有前人典籍的广泛搜集与分类汇辑,
无论种植养殖,抑或围田屯垦,有图有文,有章有法,普及推广价值明显,文化积累意义卓然.

多年来,研究者围绕着«农政全书»的作者与版本、农政思想、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

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又有学者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书中所蕴含的农业生态哲学思

想[２];探讨了成书之社会环境[３];从编辑出版学的角度作了«明清科技图书编撰出版研究»[４]、«中国古

代农书编辑实践研究»[５]等博士毕业论文;研究者认为该书编辑思想即农政思想,是古代农书编辑史

上集大成之作[６].现有对徐光启思想研究的专著与论文,多集中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思想方

面,富有代表性的如农业思想、数学思想、军事思想、天文历法思想、宗教思想等[７].但从编辑思想的

角度研究«农政全书»者尚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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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编辑思想是书稿在出版过程中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并贯穿始终的编辑观念,是编辑意识的集

中表达,是出版过程中编辑行为的最好诠释.编辑思想并非来无影去无踪、摸不着抓不住的幻觉,而
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书籍编辑、传播过程中,是编辑理念与书籍内容、结构以及外在形式的有机结合.

研究«农政全书»的编辑思想,可以从二条途径着手:
一是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初稿,它是陈子龙筹备印制出版之前的版本.在初稿中,既有徐氏

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译述,将农本、荒政、治水、屯田等系列农本思想凝聚于笔端,汇卷成

帙;也有他收录、考证众多前代有关农业文献后,对古代文献及有代表性的观点所作的引伸阐发,如书

上的文字注释、“玄扈先生曰”等内容,都可成为考证其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重要论据.徐光启为

«农政全书»构思与编著的过程就是一种编辑活动.这种活动需要明确的标准用于文献选辑,更需要

鲜明的编辑思想引领标准.
第二条途径即是经陈子龙编辑付刻后的«农政全书»版本.约在１６３０年(崇祯三年)冬,徐氏于京

邸向陈子龙提及此书,但未及付梓即去世.徐氏死后二年,“子龙于公次孙尔爵得农书而录焉”[１].崇

祯十一年冬,陈子龙过录的原稿得到大中丞张国维、郡大夫方岳贡赞许与支持,崇祯十二年«农政全

书»正式刊行.它成为研究«农政全书»编辑思想的另一重要途径.
因徐光启病逝,«农政全书»初稿未能得到亲自审定,但在陈子龙等人的帮助下,从拟定书名到撰

写凡例①,从次第安排到内容审定,著书宗旨贯穿于编辑行为,徐氏思想与子龙诠释得到完美结合.
印制出版后,书籍影响不断扩大,视农田水利为国家之本业,重农史经典为朝廷资政,农政思想与农业

科技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鸣,更加彰显了原稿主旨,凸显了编辑思想,成
为农书出版史上特有的辉煌篇章.

比较二条途径,后者作为正式出版物更符合编辑思想研究对象的要求,所指的编辑含徐光启、陈
子龙二人.拙文即以此为基础展开.

概括«农政全书»的内容主旨,归纳其编辑特色,分析该书结构、特点等,总结其编辑思想主要在以

下方面.

　　一、发展农业为国家富强之本

　　徐光启高度重视农业,这一思想在他的诸部书籍中都有阐述,其中“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治

兵”[８]堪称经典之语.在«农政全书»中亦有农业“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不勤五谷,宜其

贫也益甚”[１]之类的表述,言语文字不同,思想表达恒一,大抵都是如果不重视、不勤勉于农事,国家不

会强大,百姓不会富裕,且将越来越穷.陈子龙十分理解并赞同徐光启发展农业之理想,在初稿基础

上通过系列编辑活动更加强化了这一思想.
«农政全书»的“凡例”看似是对每一门类如何布局、如何安排的文字说明,但许多布局、安排的出

发点即是“富国必以本业”思想的诠释,这一思想十分深入且多处可见.如:“夫金银钱币,所以衡财

也,而不可为财.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宜其贫也益甚.此不识本末之故也.二列祖

宗,明农知依,著于功令者煌煌;而莫详述于冯慕冈先生«重农考»,故全载之”[１].这一段文字用于说

明«农政全书»卷三将冯慕冈(冯应京)«经世实用编»中的«国朝重农考»全文载入.«国朝重农考»是徐

光启极为赞赏的著作,将它收入«农政全书»除赞赏外,也还有支持、传播的思想.但该句的亮点却是

前面几句看似铺垫的话,它批评了朝廷不勤五谷,分析了希望增强国力却不重视农业,使之陷入困境

的原因.该书多处借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告诫当朝皇帝和官吏应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

产者.这是表达主旨的编辑思想在“凡例”中的体现.
也正是在发展农业为国家富强之本的编辑思想指导下,徐光启、陈子龙将«农本»置于全书之首.

«农本»共三卷,除卷三为«国朝重农考»之外,卷一为«经史典故»、«诸家杂论上»,通过引经据典如«管

２

① 有观点认为“凡例”为徐光启所作.本文从“凡例”最后两段不称“玄扈先生”而称“徐文定公”,推论是陈子龙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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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庄子»、«史记»、«氾胜之书»等书,阐明农业于民于国之重要性.如引用了«管子»“一农不耕,民
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之经典语句,用以说明农业与民生、
与仪礼、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关系.该卷反复阐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力能胜贫,谨能胜祸”、“勤
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均在讲道理、说经典中劝告百姓“织而衣之,为开其资财之道”,告之官

府,若百姓“腹饥不得食,体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９].此卷还引用了班固的

«白虎通德论»:“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用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铝,教民农作.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１０]它解释了神农氏名称的由来,意在说明神农用天时地利,教民农作,惠
予百姓等卓越功绩.

卷二«诸家杂论下»开篇讲述了明嘉靖阎宏为王祯«农桑通诀»一书作序之事,说到山东巡抚右副

都御史安州邵公,在看到王祯«农书»时称赞说“大关民事,而政之首也,”立即转布政使司刻印.这“大
关民事,而政之首”是邵氏之感悟,同时也是阎宏、布政使司同僚对农业及农书的肯定,与“富国必以本

业”思想如出一辙.«诸家杂论下»也通过引诸子百家之语证明以农为重、古已有之的道理.如引贾思

勰«齐民要术􀅰叙»曰:“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

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９],陈述了«齐民要术»的主要内容,特别

将“敬授民时”、“食为政首”、“万国作乂”与农业联系了起来,重点阐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思想,此
乃“富国必以本业”另一表述方式,编辑思想统一,体系一脉相承.

徐光启号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灰色雀类,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徐

光启自号“玄扈先生”,意在重视农业生产,催促民众及时耕种.他认为“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以为

善”.而国家要想安抚民怨,必须重视农业.徐光启去世后,陈子龙将他的书稿“呈大中丞张公,公以

为经国之书也”,马上拿给郡大夫方公看,“公亦大喜,共谋梓之”.民以食为天这是千百年不变的道

理,作为朝廷大臣有辅世之责,二位编辑可谓尽心尽力矣.
«农政全书»流传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徐光启的儿子徐骥、孙子尔默等交口称赞.作为编辑之一

的陈子龙在修补“凡例”时也作了高度的评价.“忠亮匪躬之节,开物成务之姿,海内具瞻久矣”.“开
物成务”语出«易经»,«易􀅰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孔颖达疏:“言易

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１１].“志”为道理,“务”为事功.即赞该书及该书编辑明理开通万

物之事,成就百姓万物之理.徐氏生平所学,博究天人,且皆致以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因其关

系到百姓生活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亲掌耒耜农具,亲尝草木之味,多方搜集资料,缀而成书.

　　二、突出农政,主张荒政

　　中国历朝历代,上至官府,下至平民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据«中国农学

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５００多种,流传至今的有３００多种.早如先秦时代就有不少的图书记

有农事,书目中«汉书􀅰艺文志»最先设置“农家”门类,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农书篇章,元代官

修的«农桑辑要»和王祯私人所撰的«农书»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些书多以农本观念为中心,
重点在农业生产技术和知识,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相较于前代农书最大之不同,即着眼于

“农政”二字上.不仅书名点“农政”之睛,更因其治国治民并重而傲立于其他农书.农政为全书之纲,
技术为纲领实现之保证.

«农政全书»著书之际正值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国困民穷之时,百姓对生活的不满、不安威胁着朝

廷的生存,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徐光启作为政府幕僚者,屡次陈说朝廷,主张根本之计在于农,说
明灾荒是引起百姓不安的重要因素,为了巩固明王朝、稳定百姓,应特别重视荒政.这一编辑思想贯

穿于书中,直接影响了１２目(门类)６０卷的布局,最终呈现的书籍版本为:农本３卷、田制２卷、农事６
卷、水利９卷、农器４卷、树艺６卷、蚕桑４卷、蚕桑广类２卷、种植４卷、牧养１卷、制造１卷、荒政

１８卷.
«农政全书􀅰凡例»始云:“古之圣人,畴不重农政哉? 垂于诗书者,彰彰也.然其文烦,其旨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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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经典之言,著其尤要者,以明所始”[１].大意是历代圣人无不重视农政,古代文献典籍里有许多表述

足以证明他们的确是重视农政的,然而文字过于繁杂,要义也表达不明.故经典之言,是找到其要义

并简洁明确地反映出来.“凡例”是表现编辑思想的文献导言.其对古代文献的评价标准十分清晰,
自己编书时自会予以特别注意.«农政全书»原稿为徐光启撰写,付印前陈子龙作了修改与增补,“大
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但无论原稿还是付印后的刻本,编辑思想均是统一的.多年来,有人依

据«题农辑»、«先文定公集引»,认为书名为徐光启所取;有人从万历四十七年徐光启函复焦蛇谈及的

«种艺书»、崇祯三年冬徐光启会见陈子龙提及的«农书»等事例中考证,认为书名是陈氏所定.但无论

哪种观点都不影响付梓定型且广为传播的“农政全书”四字.从点题的“农政”来看,编辑的确做到了

“著其尤要者,以明所始”.二字取意朝廷政务、地方政令,既辑录了大量前代和当时的文献,也记载了

编辑的心得与见解,书名即是编辑思想直接的反映.
集中体现农政编辑思想的还有所设的“荒政”一目,它在«农政全书»中篇幅最多,其重视程度及地

位张显性不言而喻.虽然«氾胜之书»与«齐民要术»间或亦会论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元代王祯

«农书»中的“百谷谱”还专门辟有“备荒论”,但篇幅及程度都不足以比拟«农政全书»,“备荒论”不足

２０００字与“荒政”１８卷不可比,“农本”为卷之首、“荒政”作书之尾,此结构安排也充分体现了编辑之

匠心.
关于“备荒”和“救荒”等荒政,集中在卷四十三至卷四十五,即“荒政”中的“总论”及“备荒考”上、

中、下.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体现在“预弥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１]十二字中.所谓“预弥”,即“浚
河筑堤,宽民力,祛民害也”.“有备者,尚蓄积,禁奢侈,设常平”.这里说的“常平”,即政府修建的粮

库,稻谷便宜时高价收入,谷贵时低价卖出,这是政府采取的利农、便民之举.“赈济者,给米煮糜,计
户而救之”,也不失为一种救民之方法,但徐光启认为若考虑不细致,缺乏耐心与周全,仅能解决一时

之饥,而非长远之计,百姓生活不会因此有多大改变,故而是“荒政”之下策.
为了百姓不再遭受水害,“荒政”一目中还收入了明朝诏令,介绍了前贤方法,条目详实,可操作性

强,也体现了重视民命的编辑思想.
“水利”目共９卷,卷次上仅次于“荒政”.然而,水利之重要性并不逊于荒政.“水利者,农之本

也,无水则无田矣”[１].“救荒”于朝廷是治标,“水利”于农业发展、于百姓生活是治本.明朝末年土地

广袤,但因西北地区弃之未用多成荒地;战争频仍,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只能由长江下游启运,
既耗时费力,又浪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徐光启提出北方屯垦的设想,既可解决南粮北调的困

难,又可巩固国防,安定百姓.解决屯垦离不开水利,屯垦需要发展水利,这也正是«农政全书»专门讨

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缘由,也是该书明确“谋国者,其举而措之”[１]之主张的内涵.突出农政、重视荒

政的编辑思想得到明确地指引.

　　三、重视农技,编著详实

　　实行农政离不开农业技术,农业技术是农政推行的支撑力量.除“农政”外,重视农业技术、务实

的方法与精神也是«农政全书»重要的编辑思想之一.
徐光启不仅提供朝廷重视农政、实施荒政的政策与策略,而且亲自参加农业生产试验,积极推广

试验成果,既直接帮助百姓务农,也丰富了古农书的内容.虽然说徐光启的政治生活“温体仁专政,不
能有所建白”[１],但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在«农政全书»中却十分突出.

如关于棉花①栽培技术,古农书中唐代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官方司农司的«农桑辑要»与王桢

的«农书»都有过记载,但多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已较前代丰富,约２０００字,
但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推广,研究者多了起来,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农政全书»中６０００多字的篇

幅,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等.徐光启根据当时见到的史料,结合他访问、观察的

４

① 棉花在«农政全书»中沿用了元代以前“木棉”之称呼,见“卷三十五􀅰蚕桑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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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总结了棉花进入中国的历史.在辨别美洲木棉(西贝)、草本棉花和木本棉花时,推测“吉贝之

名,独昉于«南史»􀆺􀆺意是海外方言也”[１２],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农政全书»十分细致地总

结了棉花的生长特性,如“棉花密种者有四害:苗长不作蓓蕾,花开不作子,一也.开花结子,雨后鬱

烝,一时堕落,二也.行根浅近,不能风与旱,三也.结子暗蛀,四也”;“总种棉不熟之故,有四病:一、
秕,二、密,三、瘠,四、芜.秕者,种不实;密者,苗不孤;瘠者,粪不多;芜者,锄不数”[１２].书中有不同

时期的农书关于棉花生产的记载,经验丰富,著述详实,乃集棉花栽培知识之大成.如在记叙锄棉是

一项细密之活时说到:“昔有人傭力锄者,密埋钱于苗根.锄者贪觅钱,深细爬梳,棉则大熟”[１２].甚

觉有趣,书中还系统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的经验,总结了“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

肥壅”[１２]之丰产要点.
徐光启热衷于作物试验.如积极推广甘薯种植方法,将本来在福建沿海一带种植的甘薯成功引

进到了中原.同时认为北方可窖藏薯种,甘薯种植应该比南方更易成功,且在试验的基础上完成了

«甘薯疏»,既备荒灾之需,又推广了农业生产技术,令后人推崇.«甘薯疏序»记载:“每闻他方之产可

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正是他重视农业技术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在书中也有详细的反映.
卷三十六“蚕桑广类􀅰麻”记载:“苧性畏寒,不宜北土;北方地气所绝,无如之何.然紵衣沤紵,即又北

方自古有之.宜试种为得”[１３].即徐光启认可“苧性畏寒”的事实,但“北方自古有之”却似乎与之产

生矛盾,务实地态度帮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试种为得”.
徐光启曾在天津尝试兴修水利,三年中大获其利,后因有人阻止而停止,但亲自试验的经历丰富

了农事、水利方面的经验,增强了«农政全书»的应用性、操作性与可靠性.卷十二为西北水利,取材于

元代著名水利家郭守敬从事的水利工作.此后至十六卷分别取材于各时期水利家,如战国末期的郑

国、魏襄王时的史起、秦昭王时的李冰、西汉时的召信臣等等,以他们的功绩说明水利事业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规划及施工技术.如引王祯«农书»的水利图谱,并参照了他本人笔记中的«泰西水法».

«农政全书»诸多章节均体现了对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视.«管子􀅰四时»曰:“不知四时,乃失国之

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１４],意为国家不了解四时,将失掉立国之根本,不了解五谷生长之规律,
将要败亡.因而,设«授时»与«占候»二篇,说明必需根据时令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由专人执掌天文历

算之学的重要性.关于粮、油、纤维也都有详尽地栽种、加工方法等的记载.特别统计、分析了水旱虫

灾、救灾措施及利弊,如蝗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方法等,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４１４种.书

中还论述了作物与风土的关系,强调人力可以使过去认为不适宜种植的作物得到推广,破除了作物适

宜某地种植与否决定于风土的“唯风土论”认识,发展了中国古代农学的风土论思想.

　　四、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农政全书»杂采众家而成.它有选择地辑录了古代文献２２９种,但并非完全照抄不动,而是按照

既定的编辑标准,或增删或修改,为“我”所用.开篇“农本”,下分“经史典故”与“诸家杂论”,两者内容

即可得见“农家者流”.书中引«艺文志»:“农九家百四十一篇.农家者流,盖出农稷之官,播百谷,劝
耕桑,以足衣食”[１５],用以说明农官著书,播种粮食,劝农耕田种桑,丰衣足食.又引«礼􀅰王制»篇: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１５],以说明国家应坚持发展农业,广积

粮,以国富民强实力抵御水旱水灾.
杂采众家也体现了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编辑思想.如引«管子»篇:“民无所游食必农,民事农则

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１５],意为“人们不四处游食就会务农,务农就要耕田种地,种田则粮食

多,粮食多则国家富强”.书中记载“管仲相齐,与俗同好恶.其称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１５]之文,实为赞成任齐国之相的管仲的“农本”思想:只有当人们衣食无忧时,方能明礼节,知
荣辱.

杂采众家其实就是引他书证己意.如卷一、卷二部分地引用了俞贞木、黄省会、冯应京、李时珍之

５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２７期)

书内容.“国朝为种艺之书者,俞贞木、黄省会之属也”[１].俞贞木,明洪武时人,著有«种树书».黄省

会,嘉靖十一年举人,著有«蚕经»、«种鱼经»、«稻品»、«种芋法»等书,这些书均在«农政全书»中被引.
“外若冯应京«月令广义»虽纪岁时,李时珍«本草纲目»虽为医药,而取材甚博,故多采择焉”[１].«月令

广义»是记叙每年十二个月的时令及事物之书,«本草纲目»是著名的药学专著.«农政全书»取其内容

广博、影响广泛而将部分内容收入书中.诸如此类,卷五“田制”以王祯«农书»中的«奇器图谱一􀅰田

制门»为主要材料;卷六和卷七“营制”取自«齐民要术»与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各篇;卷八收有诸葛

昇«垦田十议»,及汪应蛟、沈一贯、耿橘三人的建议,可见编辑之功.
杂采众家体现编辑学识之功,兼出独见亦是编辑才华的集中展示.在采集他人他书部分内容时,

徐光启也将本人的作品编入该书.据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统计,这一部分篇幅约６１４００
字.如他担忧西北荒芜之地不被利用,专著«井田考»,用数学知识考证古代土地制度,催促百姓及早

耕种,全文编入«农政全书»卷四.同理,卷九采用他自己的«垦田疏»,既体现著古制以明今用的特色,
也展示了其在鲜明的农本、荒政意识下组织材料表达主旨的编辑思想.

兼出独见是对过去文献著录或流传经验的不遽信、不迷信、不盲从.«农政全书»敢于怀疑甚至否

定史上著称农书的部分内容.如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了我国六世纪以前的农业成就,全书

十卷九十二篇,是我国最早的农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农
政全书»卷二十八“蔓菁”条,“贾氏言:种宜七月初;六月种者,虫食.余家七月种者,甚苦虫;惟六月种

者根株稍大,虫不能伤耳.”[１６]意思是«齐民要术»中认为蔓菁宜七月初种,六月、七月末种都不行.徐

光启亲自试验后认为七月种者苦虫害,六月种者则免,其结论与«齐民要术»适反.尽管贾氏所说或许

是黄河下游的情况,徐光启所记录的或许是长江下游的经验,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得出的结论不

同.但此例可作«农政全书»不盲从旧说之证.

　　五、有章有法,图文并茂

　　从«农政全书»结构安排来看,布局谋篇,有章有法,事例记载,有图有文.
全书共设置十二目,农本为先,次列田制、农事,再列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

养、制造、荒政.每目名称均为二字,简洁上口,意义明确.如“荒政”,意即荒灾必引百姓不安,百姓不

安必影响朝政.为此,朝廷应重视备荒、赈济.故“荒政”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充分体现了“预弥

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救灾方针.
各“目”依内容再细分若干卷次.如“田制”目下分“玄扈先生井田考”、“田制篇”二卷.此“目”所

设即是为了合理利用土地,因地制宜,富国增产.故历代农业政策和田亩制度构成本卷次的主要内

容,并撰写了«井田考»,介绍了王祯«农书»部分内容及各地农民利用土地的经验.
一目数卷,谁先谁后,组织排列先后顺序也有讲究.以卷三十七至卷四十“种植”目为例,先列种

法(卷三十七),再排木部(卷三十八)、杂种上(卷三十九)、杂种下(卷四十).这种排序法参考了周时

九种职业中的二、三种排列的.«周礼􀅰天官冢宰􀅰太宰»曰“以九职任万民”,“九职”即九种职业,“一
曰三农,生九穀;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１７],其第二、第
三种职业“或勤树艺之功,或收自然之利,百姓之所给也,工师之所化也,器用物采之所自出也”,因而

载入.
«农政全书»除文字外还附有数幅图画.如卷十七、卷十八«水利图谱»用“图”的形式说明“因势制

器,各极巧焉”,将“不可以言详”之部分恰当地呈现给读者.卷十九、卷二十引用了“有裨于农者”的
«泰西水法».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之书.水法内容本属机械学的范围,因前卷曾引王祯

的水利图谱而联带及此书.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引用王桢的«农器图谱»,“稍删其繁”,目的是“使览

之者,惕然稼穑之艰难焉”.但对于所谓“北拙南巧”,“古繁今简”之说,“未敢妄增,以俟博雅”[１８Ｇ１９].
从编撰方法而言,«农政全书»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摘编,并加了许多评

语.主要编辑之一的徐光启将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也分别编入有关卷次中.因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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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过程中偶有所得即记之,条理性稍逊,故该详解之处过于简略,有重复之处未能删减.陈子龙曾

邀谢廷祯、张密以及徐光启诸位孙子等人一起对该书进行修补,但鉴于评点处多为徐光启观点,臆改

不合适故多保全了下来,使后人可一览其概貌.
当然,研究«农政全书»的编辑思想也有让人遗憾之不足.比如,陈子龙后期固然想准确地保留徐

光启的思想原貌,但无奈徐氏未及定稿即去世,书中不免若干贻误;再如,陈氏对徐光启原著的理解程

度决定着他的编辑行为,刀删斧凿,难免偏颇,甚至带来新的问题.又如编辑思想有继承有发展,但思

想并非如时间一般清晰明确,难决先后,谁继承谁发展,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都将成为后续研究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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